淺論歐陽脩《六一詞》的藝術風格
1、 前言

   在宋代文學家中，歐陽脩的地位和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，在詩歌方面：歐陽脩反對西崑體的纖麗風格，在＜六一詩話＞提出個人對詩學主張，一洗晚唐以來綺靡唯美的詩風；在古文方面：反對險怪尚異的太學體，提倡平易流暢的古文，並成為北宋古文運動的宗主；在詞方面：歐陽脩繼承花間、南唐的遺緒，加上個人才性使然，使作品經常流露出個人情性，逐漸改變詞作風格。馮煦《蒿庵論詞》：「其詞與元獻同出南唐，而深致則過之。宋至文忠，文始復古，天下翕然尊之，風尚為之一變。即以詞言，亦疏雋開子瞻，深婉開少游。本傳云：『超然獨驚，眾莫能及。』獨其文乎？獨其文乎？」
歐陽脩在古文的影響是眾所皆知，馮煦更認為歐詞上承南唐，下開蘇軾、陸游二類詞風，在詞學上具有承先啟後的重要地位。

    歐陽脩詞作有《六一詞》、《醉翁琴趣外篇》等，本文擬以蔡茂雄《六一詞校注》為本
，先論述《六一詞》藝術風格的形成原因及其表現手法，接續探討《六一詞》藝術風格，依其詞作分為疏朗明快、諧婉蘊藉兩類，最後略述其影響。

二、《六一詞》風格的形成原因及其表現方法

一個作家的風格形成，受到主客觀各種因素的影響。就客觀方面言，包括時代的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及地域環境等條件；主觀方面，則為作家的身世際遇、個性、文學修養等；此外如描寫題材、表現手法、修辭技巧、文體本身的特質等，亦影響作品的整個風格。
以下分點說明他在整體風格下多種風貌的形成原因及其表現手法。

（1） 客觀因素


北宋初期由於國家恢復安定，經濟逐漸繁榮，以及趙宋王朝的優遇文官，不禁止士大夫家蓄養歌兒舞女，於是使得晚唐五代綺麗唯美，以豔情為內容的婉媚詞風順勢發展起來。而士大夫們因政治地位較高，文學修養深厚，其生活情趣和藝術嗜好也就自然偏向南唐君臣，特別是馮延巳的作風，晏殊即是如此。歐陽脩出身於晏氏門下，受到馮延巳、晏殊清雅委婉詞風之影響，是可以想見的。同時也繼承了花間詞較為華美穠麗的風格，在當時「詞為豔科」的觀念下，創作了大量婉約的愛情詞。又受到流行於民間的柳永詞的影響，寫了部分風格直白淺俗的作品。再由於他以文人身分學習民歌，使其詞在雅與俗兩種風格之外，也產生了兩者兼容性的作品，如蓮女詞與節序詞即是，當然這種詞也與同時期的民情風俗有關。此外，＜採桑子＞等詠寫潁州西湖的篇什中，所呈現悠閑疏朗的情調，也是由於時代的承平氣象使然。

歐陽脩為江西人，母親鄭氏亦出自江南名門，他生於綿州（四川綿州），十九歲前成長於位在楚地的隨州（湖北隨縣），一生仕宦所及之處除汴京、洛陽、河北、河東、應天府、青州、蔡州等地外，其餘如夷陵、滁州、揚州、潁州都在淮楚以南。南方山水秀麗明媚，氣候溫潤，風土的薰染形成文學上婉麗、深美、柔緩、清綺的格調，並注重抒情，這些較為陰柔的特點，在歐陽脩散文中得到相當程度的呈現，他的作品文情紆徐，委迤不窮，主觀情感濃厚，以低迴感慨著稱，劉熙載稱其文：「幽情雅韻，得騷人之旨趣為多。」（《藝概．文概》）具有哀婉氣氛，這與歐公成長環境及其後貶楚或有關。其以此背景涉入西蜀南唐以來本具南國情味的詞體，自然能掌握其唯美綺麗、純情柔媚、惆悵哀怨的格調，發揮得恰如其分。故歐公情詞之委婉，南方地域文化的影響也是其中一個原因。

（二）主觀因素

歐公性格耿直剛勁、坦率真誠，這種人格在他的詞中得到充分的流露。他的情感極為豐沛敏銳，故在聚散離合之際，情感的悲喜哀樂、跌宕抑揚極為強烈。歡快的情境、飛揚的意興，使他的詞風有時激昂奔放；在宦途中屢遭風波或親友凋零、年華老去，則使他有無限感慨。然而他的個性又具有善於在逆境悲戚中自我慰解的特質，如飲酒行樂，即是他排遣情緒的一種方法，這種種因素造成他放達與執著交織的複雜心境，亦即欣慨交集之感，形之於歌詞，則在豪宕中有沈著之致。故他的此種特殊詞風，與性格和人生際遇是有密不可分的關係。

至於歐陽脩治學，主張六經所載皆切於人事，聖人之言，在人情不遠，不喜空談性理而忽略人生現實；論文章之道則反對好奇尚異，力黜險怪之體，認為行文應簡潔而流暢，在平淡中有理致。這種注重和易、平實的觀點，也貫串在他的文學作品中。其文閑雅、舒暢，自然地敘事抒懷，在看似散整緩急不一的文字中，含藏深遠的意蘊和情感；其詩也明白暢達，在平淡中飽含真情感。以上各種因素，加上他從容坦易的人格氣度，使得他的詞也呈現著平易自然的整體風格，在和平中有沉厚之致。

此外歐公早年出身寒微，加上他在地方擔任親民官的機緣，樂易平和的個性，使他較不吝於與民間親近，自然也中吸取了填詞的養料，這是他的部分詞風較為通俗明白的主要原因。同時歐公在音樂上的造詣，也使他在作詞時能做到協律諧聲，自具婉轉流利的風格。

（三）表現方式

歐陽脩疏朗明快的詞，多用直接表述的手法、明白易懂的文字；委婉蘊藉的詞，多用含蓄隱約、情景渾融的手法，及較為優美清麗的語言。抑揚交替，使其詞悲歡兼融，在豪放中有沉著樂；昔樂今哀的對比則表達了深沉委婉的情調；敘事手法讓節奏暢快流動，卻使用雅麗的語言，使其在明暢中有了婉曲。

再就詞調之運用言，歐詞以小令、中調為多；小篇幅的寫作，重在曲折含蓄，有言外不盡之意。蔡嵩雲《柯亭詞論》云：小令以輕、靈、清為當行，有婉轉抑揚之致。歐詞往往具有此特點。再從詞調的用韻平仄言，王易曾云：「韻與文情關係至切，平韻和暢，上去韻纏綿，入韻迫切。」
歐詞中用韻者，如＜採桑子＞、＜朝中措＞、＜臨江仙＞、＜浪淘沙＞、＜浣溪沙＞、＜少年遊＞、＜南鄉子＞等詞，多具有怡和或疏朗的特點。至於用仄韻者如＜蝶戀花＞、＜踏莎行＞、＜生查子＞等用上去韻者，多婉麗纏綿之致。另外＜玉樓春＞既用上去，偶用入聲，加上節奏較為緊湊，內容較具普遍性，故其詞風常是疏快與委婉的融合。＜漁家傲＞乃北宋新興曲子，亦屬仄韻，情調高爽，歐公用它填寫為數甚多的作品，如十二月聯章詞，歌唱時以小鼓伴奏，又因常用去聲調，往往具有朗暢明快的風格特點。

三、《六一詞》的藝術風格

藝術風格是作品內容和形式相統一的總體表現，它是一個綜合性的美學範疇既表明了內容方面的美學特徵，也呈現了形式方面的美學特徵，創作過程中諸項因素有機結合而呈現出來的一種美的風貌。
馮煦《蒿庵論詞》謂歐詞有「疏雋」、「深婉」兩種風格影響後世，此二者概括了其詞的主要風格。本節擬先依此原則先將其詞分為「疏朗明快」、「諧婉蘊藉」兩類，再作細部分類說明，然後總論其風格相互交融的多樣化、複雜性特徵。

（一）疏朗明快

這一類作品，在抒情上較使用直抒胸臆的顯露手法，來表達自已的內心世界，有別於委婉詞風含蓄隱約的手法。其中又可細分為以下幾種風貌：

１飛揚奔放

這類詞多表現一種激昂的意興、歡悅的情感，如＜漁家傲＞：

一派潺湲流碧漲。新亭四面山相向。翠竹嶺頭明月上。迷俯仰。月輪正在

泉中漾。　　更待高秋天氣爽。菊花香裡開新釀。酒美賓嘉真勝實。紅粉

唱。山深分外歌聲響。

上闋寫中秋賞月，下闋為重陽登高飲宴景況，詞中句句均流露著欣悅快樂的情緒，「漲」「向」「上」「仰」「漾」「爽」「釀」「賞」「唱」「響」等韻腳讀來十分活潑，有上升飛躍之姿，構成全詞豪爽的氣魄。再如＜賀聖朝影＞：

　　　白雪梨花紅粉桃。露華高。垂楊慢舞綠絲絛。草如袍。　　風過小池輕浪

起，似江皋。千金莫惜買香醪。且陶陶。

此首寫面對美麗的春日景象時，高興得不可自禁，欲飲酒行樂以盡興的情態，與＜玉樓春＞「雪雲作變春雲簇」一首所表現的奔放情調正可同觀。又如＜浣溪沙＞的上闋：

雲曳香綿彩柱高。絳旗風颭出花梢。一梭紅帶往來拋。

形容鞦韆架裝飾之美，其兩旁彩柱之高從聳直立與上插紅旗之隨風飄揚，加上美人打鞦韆時往來穿梭，裙擺來口拋動，更顯得畫面極具鮮活的動態美，洋溢著昂揚豪放的情致。

　　再如＜浣溪沙＞：

紅粉佳人白玉杯。木蘭船穩棹歌催。綠荷風裡笑聲來。　　　細雨輕煙籠

草樹，斜橋曲水遶樓臺。夕陽高處畫屏開。

亦寫湖上遊賞飲宴之樂，景致融怡，「杯」「催」「來」「臺」「開」等韻腳聲情高揚，全詞色彩明媚，營造出生動歡悅之感，這也是歐公豪放意興的展現。
２豪宕沈著
王國維《人間詞話》云：「永叔『人間自是有情癡，此恨不關風與月』、『直須看盡洛城花，始共東風容易別』，於豪放之中有沈著之致，所以尤高。」這種「既有飛揚豪宕之氣，也有沈著深厚之致」的特殊風格
，不獨王國維所舉＜玉樓春＞一首，他們除了具有如上節所述的奔放情感之外，也蘊藏著沈鬱悲哀的底層在內。如＜朝中措＞一詞：

平山欄檻倚晴空。山色有無中。手種堂前垂柳，別來幾度春風。　　文章

太守，揮毫萬字，一飲千鍾。行樂直須年少，樽前看取衰翁。

此首《近體樂府》卷一調下題：「送劉仲原甫出守維揚。」仲原甫即劉敞之字，於仁宗嘉祐元年知揚州，此首當作於是年。歐公曾於慶曆八年由滁州移知揚州，在郡城西北蜀岡之上的大明寺側建平山堂，該堂「負高遙眺江南，諸山階拱揖檻前，山與堂平，故名」
並在堂前植柳一株，人謂之「歐公柳」。
此次餞別劉敞出知舊地，距離自己為守該處已有八年，故不由得生出無限感慨。詞首「平山欄檻倚晴空」下筆就極具雄放之勢，超邁橫絕之氣概，又直接將自已拉回數年前身處平山堂前俯眺欲南的情境；放眼所見即是「山色有無中」的景象。這襲自王維＜漢江臨眺＞詩的句子，引起後人某些爭議，如王奕清《歷代詞話》引《詞苑》云：「或謂平山堂望江南諸山甚近，公短視故耳。東坡為解嘲，乃賦＜水調歌頭＞快哉亭詞云：『記得平山堂上，　枕江南煙雨，杳杳沒孤鴻。認得醉翁語，山色有無中。』蓋山色有無，非煙雨不能也。然公起句是『平山闌檻倚晴空』，安得煙雨，恐東坡終不能為公解矣。」
其爭議點主要在於首句「晴空」與次句「山色有無」的矛盾，然歐公曾自云：「平山堂占勝蜀岡，江南諸山，一目千里。」在這極目千里的群山中，總有遠近之別，近者如在眼前、清楚可見，遠者則如同罩上一層迷濛煙霧，望之忽隱忽現、若有似無了，晴日時遠近群峰固在有無之間，雨天時則更加如此，故歐公句與東坡句皆有理可說，況歐公此句是為抒發自已在披覽景物時一種開闊曠達、舒坦清爽的心情，實不必在文字上如此深求。詞下云「手種堂前垂柳，別來幾度春風」，以一棵柳樹表達他對舊地的依戀思念，又流露多少時光流逝的滄桑感，詞風由前二句的豪宕轉為沈鬱。

過片「文章太守，揮毫萬字，一飲千鍾」，筆調又極疏放磅礡，乃盛稱劉仲原甫之才情風流，《宋史．劉敞傳》稱其「學問淵博，自佛老、卜筮、天文、方藥、山經、地志，皆究知大略」、「朝近每有禮樂之事，必就其家以取決焉。為文尤贍敏。掌外制時，將下直，會追封王、主九人，立馬卻坐，煩之，九制成。歐陽脩每於書有疑，折簡來問，對其使揮筆，答之不停手，脩服其博」。歐公與劉敞學問文章不相上下，然相樂也，
這揮毫萬字、一飲千鍾的文章太守，固是讚美劉敞，未嘗不含有幾分自我的成分在內，且「一飲千鍾」又隱含了彼此坦蕩深厚的友誼。末「行樂直須年少，尊前看取衰翁」，是先寫人再寫己，時歐五十歲，劉三十八歲，他勸比自己年少的對方應珍惜青壯時光，有所作為，以免老大徒傷悲，前句豪放而後句沈著。全詞在大氣勢、大格局中有深摯蒼涼的情致，與＜聖無憂＞：「好酒能消光景，春風不染髭鬚。為公一醉花前倒，紅袖莫來扶」，雄渾鬱勃的氣概是相通的。

此外如＜浣溪沙＞「十載相逢酒一卮」、＜玉樓春＞「兩歲相遇逢佳節」兩首，表達好友別後重聚的喜悅，與知交零落、宦官沈的滄桑感，並為抵擋再次別離的悲傷而發出「尊前莫惜醉如泥」的豪飲之語；又＜浣溪沙＞「堤上遊人逐畫船」、＜玉樓春＞「西湖南北煙波闊」、「雪雲乍變春雲簇」、「金花盞面紅煙透」等首，一方面表現歡宴的意興、對美景的眷戀，另一方面又擔憂繁華落盡的孤寂冷清與青春不再的無奈。這些都形成詞情上的起伏跌宕、欣概交集，意蘊上的複雜曲折，及豪放中有沈著之致的整體風格，而這與他抑揚交替的表現手法也有密切關係。

３清逸俊朗

歐陽脩詠潁州西湖諸首，描景寫物清新優美，情調和悅灑脫，造成詞風清俊疏朗的特質，如＜採桑子＞「畫船載酒西湖好」、「清明上巳西湖好」、「何人解賞西湖好」、「殘霞夕照西湖好」等首外，又如：

輕舟短棹西湖好，綠水逶迤。芳草長堤。隱隱笙歌處處隨。　　無風水面

琉璃滑，不覺船移。微動漣漪。驚起沙禽掠岸飛。

詞一開始就傳達了擺落塵網羈縛、回歸自然懷抱的輕鬆怡悅之情，「綠水逶迤」「芳草長堤」，以簡潔之筆，寫春日湖上景象，情境悠遠淡泊；「隱隱笙歌處處隨」襯託詞人心中之安閒與歡喜。下片形容湖面平穩明淨、上下天光一色及船行其上的滑溜舒適之感，故日「不覺船移」，陶醉忘我之境，巧妙托出；「微動漣漪」，靜中稍動，順接「驚起沙禽掠岸飛」，大開大闔，折起一幅活潑生動、富於美感的圖畫，然後戛然而止，反映其超曠心靈。錢仲聯云：「這詞清空一氣，正如素面佳人，不施粉黛，便能動人」
，所言極是。又如同調一首：

天容水色西湖好，雲物俱鮮。鷗鷺柔眠。應慣尋常聽管絃。　　風清月白

偏宜夜，一片瓊田。誰羨驂鸞。人在舟中便是仙。

此首寫夜晚泛舟遊湖景況，開頭二句在景物的抒寫中透露怡恬適的心境，三四句與物有情，陶然忘機；過片續從「天容水色」發揮，皎潔的明月映照在湖面上，晶瑩澄澈，讓人有「疑是神仙」的自得之樂，歐公＜祈雨曉過湖上＞詩：「渺渺平湖碧玉田。」景象與此同，呈現出超然物外的情趣、疏朗俊逸的風格。

（二）諧婉蘊藉

歐公《近體樂府》中描寫傷春悲秋、離愁別緒的作品，多具有婉曲深約、精緻優美的特質，他們多不敘述具體的情節事件，而著動於抒寫主人公複抉細膩的心緒閒情，宋王炎云：「長短句命名日『曲』，取其曲盡人情，稚婉轉嫵媚為善。」＜雙溪詩餘自序＞詞體長短句的形式、情愛相思的內容、音樂的軟媚及深唱者（歌姬）的身分等，都是造成風格婉約的因素，歐公此類詞為數甚多，茲分為纖柔清麗、淒婉深切兩類：

１纖柔清麗

此類詞之設色或清麗、或淡雅，筆調細緻凝鍊，情感的表達較含蓄溫和而不激烈，如＜蝶戀花＞：

欲過清明煙雨細。小檻臨窗，點點殘花墜。梁燕語多驚曉睡。銀屏一半堆

香被。　　新歲風光如舊歲。所恨征輪，漸漸程迦遞。縱有遠情難寫寄。

何妨解有相思淚。

寫暮春懷人，辭情溫婉，開頭三句以纖細之景寫敏銳之思，情調靜謐而輕靈，三四句思念之主題隱隱若現，下言物是人非之感，全詞渾如雅麗，情韻綿邈。又如同調「臘雪初銷梅蕊綻」及以下一首，內涵風格亦相近：

南雁依稀回側陣。雪霽牆陰，遍覺蘭芽嫩。中夜夢餘消酒困。鑪香卷穗燈

生暈。　　急景流年都一瞬。往事前懽，未免縈方寸。臘後花期知漸近。

東風已作寒梅信。

描寫初春景物精緻優美，情思幽握含蓄，結語尤具餘味。

＜少年遊＞一首尤為傑出的詠物之作：

欄干十二獨憑春，晴碧遠連雲。千里萬里，二月三月，行色苦愁人。　　謝

家池上，江淹浦畔，吟魄與離魂。那堪疏雨滴黃昏。更特地，憶王孫。

此首錄自吳曾《能改齋漫錄》卷十七，云某次梅聖俞在歐公座上，有人以林逋＜點絳唇＞：「金谷年年，亂生青草誰為主。」為佳，聖俞別為＜蘇幕遮＞「露隄平」一首，歐公擊節賞之，又自為「欄干十二」一闕，後人以此三首為詠草絕調。
詞之上片筆調清遠，以孤獨主人公憑欄遠眺的情境為出發點，而帶出草色連雲、一望無際的景象，「千里萬里」接「遠」之意，「二月三月」則承「春」字， 「行色苦愁人」點出全詞離別情感基調；下闕引入歷史中的春草典故，以謝康樂＜登池上樓＞：「池塘生春草，園柳變鳴禽。」及江淹＜別賦＞：「春草碧色，春水綠波，送君南浦，傷如之何。」為代表，深化傷感的情緒，交融今古之情。「那堪」三句，情致婉轉纏綿。詞以春草形象及故實襯托離愁，在典雅中有真切的情感；而色調又淡遠清麗，形成清婉的風格。＜踏莎行＞「候館梅殘」、「雨霽風光」，＜浣溪沙＞「青杏園林煮酒香」、「葉底情情杏子垂」，＜清平樂＞「小庭春老」，＜洞天春＞「鶯啼綠樹聲早」等詠寫春日思緒之作品，均與此首具有類似的情調風格。

而以七夕為描寫題材的詞，在初秋涼爽的氣氛中，也別具一種輕柔婉約的風致，如以下一首＜漁家傲＞：

喜鵲填河仙浪淺。雲  早在星橋畔。街鼓黃昏霞尾暗。炎光斂。金鉤側倒

天西面。    一別經年今始見。新歡往恨知何限。天上佳期貪春戀。良宵

短。人間不合催銀箭。

此首與＜鵲橋仙＞「月波清霽」一首內容相同，寫牛郎織女相見時清澈明淨的季節感與聚散匆匆的無奈，筆致流利淡雅、情感真摯動人。

２淒婉深切

這類詞的情感表達較為淒楚悵怨，色調較為濃動沈厚，如＜夜行船＞：

滿眼東風飛絮。催行色、短亭春暮。落花流水草連雲，看看是、斷腸南浦。

檀板未終人去去。扁舟在、綠楊深處。手把金樽難為別，更那聽、亂

鶯疏雨。

以景物烘托暮春送別情緒，隨處翻飛、漫天鋪地的絮落花，一望無際的芳草、漸遠漸無窮的春水、濃密的蔭、撩亂心緒的鶯語與點滴的疏雨，皆渲染心中排遣不去的稠悵黯然，使詞彌漫著一股淒迷的美感。＜桃源憶故人＞「鶯愁燕苦春歸去」一首情境可與之相擬，同調「小爐獨守寒灰燼。忍淚滴頭畫盡。眉上萬重新恨。竟日無人問。」及＜玉樓春＞「江南三月春光老」一首寫思婦懷人，亦激切哀婉。再如題材近似的＜蝶戀花＞：

簾幕風輕雙語燕。午後醒來，柳絮飛撩亂。心事一春猶未見。紅英落盡青

苔院。　　百尺朱樓閑倚遍。薄雨濃雲，抵死遮人面。羌管不須吹別怨。

無腸更為新聲斷。

起處筆調輕靈流利，至「心事」二句愈見沈重，「薄雨濃雲，抵死遮人面」用語新警，切盼之心，傳神流露；「羌管」二句深曲淒婉，如＜玉樓春＞：「離歌且莫翻新，一曲能教腸寸結。」然而後者在聽取離歌後方斷腸，前者則別怨未吹，而腸早已斷矣，情意極為纏綿懇摯。

還有一些作品表達對美好事物匆匆流逝的痛惜無奈，也帶有淒切的風格，如＜玉樓春＞：

殘春一夜狂風雨。斷送紅飛花落樹。人心花意待留春，春色無情容易去。

高樓把酒愁獨語。借問春歸何處所。暮雲空闊不知音，惟有綠楊芳草

路。

此詞與同調「東風本是開花信」「蝶飛芳草花飛路」二首同一喟歎，在近於呼告+`的口吻中有無限傷感悽愴。

    而＜蝶戀花＞「庭院深深深幾許」「小院深深門掩亞」「面旋落花風蕩漾」等，皆以暮春濃重的環境氣氛，如重重簾幕、楊柳綠蔭、茂密的芳草、深閨庭院等烘托主角心境之抑鬱難解，以見風格蘊藉深婉。

四、結語

歐陽脩詞由豐富深廣的內涵與巧妙的藝術結合而成的風格，亦具有多樣性。大體可分為疏朗明快與委婉蘊藉兩類，前一類多用直抒胸臆的手法，表達人生情感，又可細分為飛揚奔放、豪宕沈著、清逸俊朗三項；後者多用含蓄間接的手法，描寫情愛相思，依其筆調之輕重、設色之濃淡，則可分為纖柔清麗、淒婉深切兩項。這些藝術風格乃有其時代背景，加上他深情敏銳的心性、人生際遇的多變，於是形成其和平中有沉著之致的詞風。

    歐陽脩詞作內容風格的多樣化，除上述因素外，也肇因於其對晚唐、五代的繼承，故形成歐詞題材豐富、意蘊深廣、雅俗兼具的特色，在疏放、婉約等方面，都啟發後代重要詞人，可見其在宋詞發展過程中，實是具有承先啟後的地位和價值。

� 見《詞話叢編》第十一輯（台北，廣文書局，1967）頁3677。


� 蔡茂雄《六一詞校注》（台北，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，1969）。


� 見鄭頤壽《文藝修辭學》（福州，福建教育出版社，1992）第七章＜文藝修辭風格＞將文藝修辭風格的形成分為「外觀形態的風格要素」與「內蘊情意的風格要素」，前者包括語音、語彙、語法、辭格等；後者包括個人思想感情、生活經歷、性格愛好、文化素養及社會環境、自然環境、交際對象（即讀者）等。


� 參考吳承學《中國古典風格學》（廣州，花城出版社，1993）第十章＜江山之助＞第十一章＜文學上的南北派與南北宗＞


� 歐陽脩擅古琴，在其＜送楊寘序＞、＜三琴記下＞、＜夜坐彈琴有感＞、＜江上彈琴＞。


� 王易《詞曲史》（台北，廣文書局，1988）頁283。


� 歐陽脩以＜漁家傲＞詞調創作的作品，如採蓮女詞、七夕詞，風格婉約，重陽詠菊詞則風格清爽，與十二月鼓子詞不盡同。可見用同一詞調的作品可能會因其內容而有各種風格。


� 參張少康《中國古典文學創作論》（台北，文史哲出版社，1991）。


� 葉嘉瑩解「直須看盡洛城花，始共東風容易別」言：「明明是有春歸的惆悵與離別的哀傷，而歐陽脩卻偏偏要在惆悵與哀傷中作樂，而且還用了『直須』、『看盡』、『始共』等極為任縱有力的敘寫口吻，而也就是在這種要從惆悵哀傷之中掙脫出來的賞玩之意興中，表現出了歐詞之既有飛揚豪宕之氣，也有沉著深厚之致的特殊風格。」《靈谿詞說》（台北，正中書局，1993臺初版）頁112。


� 張思巖《詞林紀事》卷四，引自《揚州府志》。


� 張邦基《墨莊漫錄》：「揚州蜀岡上大明寺平山堂前，歐陽文忠手植柳一株，人謂之『歐公柳』。」引自陳新、杜維沫《歐陽脩選集》頁241。


� 杜維沫認為蘇詞「長記平山堂上，　枕江南煙雨，杳杳沒孤鴻。」三句是他回憶在平山堂的遊蹤，而「認得醉翁語，山色有無中」應是借用前人成句寫黃州快哉亭之實景，此五句不宜作一意讀，見傅庚生、傅光編《百家唐宋詞新話》（成都，四川文藝出版社，1989），頁131。


� 見邵博《河南邵氏聞見後錄》卷十八。葉夢得《避暑錄話》卷上云：「慶曆後，歐陽文忠以文章擅天下，世莫敢有抗衡者，劉原甫雖出其後，以博學通經自許，文忠亦以是推之，作《五代史》、《新唐書》凡例，多問《春秋》于原甫。」


� 見《唐宋詞新賞》第五輯（台北，地球出版社，1990），頁73。


� 王國維《人間詞話》云：「人知和靖＜點絳唇＞、聖俞＜蘇幕遮＞、永叔＜少年游＞三闋為詠春草絕調。不知先有正中『細雨溼流光』五字，皆能攝春草之魂者也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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